回歸教育的本質，以「學習」為中心

[bookmark: _GoBack]    面臨資訊變化迅速、地球村的知識共享年代，人人都能輕易透過網路自學，在這種知識擴展範圍與知識量普遍大增的情況下，人類的學習將一反上一個世代，即知識掌握在老師一人手中的思維。然而，面對撩亂且真假難辨的資訊，我們既不能全盤接受，更需要有辨別的能力，如此才能形成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基於全球化時代轉變帶來的教育問題，佐藤學在《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一書中不僅揭發了日本傳統在教學上的缺失之外，他探討的更是普遍存在亞洲文化圈共同的學習問題，即老師上課、台下學生聽課與抄筆記，或能力分班等觀念造成跟不上進度的學生「從學習中逃走」的問題，因此佐藤學花了三十年創建「學習共同體」：

我推動創建「學習共同體」，把學校改革的重點設定於培育教師做為專家的「同僚性」；把學校經營的軸心設定於校內研習。在做為「學習共同體」的學校中，教師自身必須從「教育專家」轉型為「學習專家」。「學習共同體」的學校，必須在保障實現每一個孩子的學習權的同時，也保障每一個教師做為專家成長的機會。[footnoteRef:1] [1:  佐藤學：《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4月，第一版），頁146。] 


學習共同體的概念強調教師必須從「教學」的位置改成「學習」的位置，從校長、專家、家長的參與，形成一個學習網，並以學生為中心，強調互相關懷交流來促進「同僚性」，透過合作學習營造「伸展與跳躍」的學習氣氛，使前、中、後段的學生都能重新找回學習的成就感與樂趣。一九九八年日本教育委員會便決定採用「學習共同體」將濱之鄉小學設為前導學校，開始改革之路。
    佐滕學從教室出發的改革可以作為我們省思教育本質的借鏡，何況台灣與日本以成績為導向的教學極為相似。一直以來，我們接受填鴨式教育快速增加我們的知識「量」，卻忽略了「質」的追求，這種走向或許在工業化發展的國家能夠提供大量的基本勞動力，但佐藤學認為到了「後工業社會」又稱為「知識社會」的當今，需要的則是知識、資訊及提供服務為主要市場的社會。[footnoteRef:2]這造成基礎勞動力需求減少、甚至外移，社會結構轉向需要高等知識菁英開發的走向，填鴨式教育的死記硬背顯然無法提供創新、開發的人才，最嚴重的是造成孩子從學習中逃走的現象。因此如何解決學生放棄學習，與兼顧培養能面對「後工業社會」的地球村年代成為他學習共同體的思考點，而他將教育不分對象，回歸到以「學習」為本質，創造一個共同合作學習且不斷成長的有機體。 [2:  佐藤學：《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頁50。] 

    若將佐滕學推動學習共同體欲解決的日本教育問題放到台灣教育中檢視，亦有許多相契合的地方，如以考試為導向的教學、就讀愈頂尖的學校愈有利於將來的就業、校園中那些在學習上挫敗而放棄學習之學生逃學的問題等等……。然而，當我們習慣追求將來的成就時，卻忽略了本質的問題，我們可能很會考試，即便能將許多東西塞入腦海中卻不見得懂得如何思考，而這也就是佐滕學推動學習共同體欲解決的問題，即從學校、校長、教師、學生、家長共同來學習「如何學習」：

所謂「學習」，是與世界相遇與對話；是與他人的相遇與對話；也是與自己的相遇與對話。我們透過與他人合作，與多樣思想碰撞，實現與新世界的相遇與對話，從而產生並雕琢自己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學習原本就是具有協同性，原本就是基於與他人協同的「伸展與跳躍」學習，已經明白、理解的東西，即使滾瓜爛熟，也不能稱為「學習」。學習是從既知的世界出發，探索未知世界的旅程；是一種超越既有的經驗與能力，形成新的經驗與能力的挑戰。[footnoteRef:3] [3:  佐藤學：《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頁119。] 


光將知識背得滾瓜爛熟不能稱為學習，因為沒有透過自己的思考、理解轉化就不是你的，如果學習知識，能將所學思考後逐漸形成自己的價值觀，那才是學習的意義，然而我們還會透過與他人的對話，彼此相互刺激藉以不斷整合自己所學，形成自己的思想。因此在《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的第一章，佐藤學就先從「學」字來說明學習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交互關聯開啟了他理論的重點。他要我們學習能與他人對話，甚至與世界對話，如此所學才有所用，當知識與自己生命連結、切身相關的時候，孩子從學習中逃走的現象就會減少，以日本濱之鄉小學為例，從一九九八年多達二十幾名中輟生到後來成功實施學習共同體後，輟學率竟成達成零的狀態，孩子願意回歸校園因為感受到學習的樂趣與意義，如今這所前導學校起了作用，在日本由下至小學、上到國高中，正悄悄進行寧靜式的革命。
    「學習」是教育的根本，但反觀從小我們在台灣一路接受的教育模式，只是不斷的透過考試來檢視你的學習，彷彿學習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同樣在填鴨式教育下培養而成的教師，又如何教導學生從知識中尋找與生命的連結，將知識化為有意義的東西，而不再只是考一間好學校、找一個好工作而已。有意義的學習可以增加孩子學習的意願、樂趣，更可以藉由懂得深度思考使自己沉靜下來，就像佐藤學在書中所描述，實施學習共同體時，同學之間進行深度的對話，整個課堂是輕聲細語的討論，老師更不需要花時間在維持教室秩序上面。因此就台灣來說，若要打破升學主義的教學模式，似乎也可由下而上的進行寧靜的改革，但老師除了必須自覺性的放手將學習權交還給孩子之外，本身更要有能力跳脫一直以來在他身上所接受的傳統式教學模式，改由「學習」出發，老師本身懂得學習如何讓學生進行「跳躍與伸展」，對老師來說會是一個有挑戰性的「學習」課題，如此便有將學習視為全體共同成長有機體的可能。
    為什麼佐滕學的「學習共同體」值得作為我們的參考指標？因為他主張「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而這便是教育應該有的態度，學習共同體以團體互助的方式進行，學習的不僅是課本上的知識而已，甚至讓彼此學會互相尊重，尤其懂得傾聽與尊重他人意見，這亦助於培養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將來面對多元社會應該有的態度，在課堂中學生藉由思索、討論、發問互相刺激彼此思想，進而反思自我觀點得以整合自己的觀念，老師則必須重視每一位孩子的想法，同學、老師之間建構彼此尊重的空間與信賴的聯絡網，這即是「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的實踐。即便佐滕學這場改革必須經歷種種困難，但一旦學會從「學習」出發，我們就能夠兼顧瞬息萬千的地球村時代，提高知識的「質」量，與讓孩子在學習中尋找與自己連結的意義，使每一位孩子都能適性學習到他想學的程度，讓逃學的孩子自願回歸校園，而老師藉由在這有機體中也在相互學習、成長，達到大家皆是「學習的專家」。然而這套學習共同體是否能在台灣照樣搬過來實施，相信很多人都會提出質疑，但事實是，近幾年在台灣也開始出現以學生為導向的教學模式之風潮盛行，這代表當今社會我們開始對傳統的填鴨式教育感到質疑，佐滕學的理論當然還要依照各國風情、教學現場情況不同可以自由調整，但其中心思想以「學習」為中心是不可變動的，他的理論提供我們在以成績為導向的教學情況下進行一種反思，究竟我們要教育出什麼樣的下一代？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而以合作學習為中心，不管將來在各行各業，正是作為一個民主國家、資訊年代應該具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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